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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道论的过程性特征及其文化影响

张亮亮

( 南京大学 哲学系，江苏 南京 210093)

［摘 要］道论是老子哲学思想的核心，从其关于宇宙生成演化的过程描述、对“反者道之动”及“周

行而不殆”等几个重要命题的探讨，以及对“有无相生”的“道”的存在形式的分析，可以发现，老子

是从过程性的角度来论述关于宇宙生成及运动变化规律的。这凸显出老子之“道”的超越性、内在

性、普遍性和永恒性。老子道论的过程性思想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内圣外王”人生理想的开启、
对中国人超越性人格的塑造、对中国历史上君主政治的发展等具有重要影响，对于当今社会中人们

反思生活、和谐身心以及促进民生发展和社会稳定具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老子; 道; 过程性

［中图分类号］B22 ［文献标志码］A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曾提出过著名的“轴心

时代”说: 公元前 500 年左右，在中国、古印度、阿拉

伯和古希腊，思想异常活跃，具有原创性的学说和各

种思潮纷纷兴起，形成了人类文明史上一个辉煌灿

烂的“轴心时代”，为之后的人类历史提供了源源不

断的思想文化资源。当时的中国正值“百家争鸣”
时期，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学派，

老子哲学的核心思想集中体现在其道论中。国内外

许多学者对老子的哲学思想做过研究，论题多集中

在老子与中国传统文化、道家与儒学和佛学的比较

研究、《道德经》的文献学研究等方面。本文将从老

子对宇宙生成演化过程的描述、道论若干重要命题

和道的存在形式三方面来探讨道论的过程性思想，

阐释老子道论的形而上学特征及其对中国传统文化

的影响，以期为老子道论的研究提供新的思考点。

一、从老子关于宇宙生成演化过程
的论述来看“道”的过程性

《老子》一书中共出现“道”字 73 处，可见“道”
在老子哲学中的重要地位。可以说，“道”是老子哲

学思想的核心概念，其整个思想体系都是围绕着

“道”来展开的。正确理解和把握老子的思想，不能

仅从宇宙本源的意义上来理解“道”的含义，重要的

是应将“道”理解为一个过程，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

握“道”对于宇宙万物的作用及对社会人生的意义。
首先，老子认为“道”是天地万物的最初本源，

万物均为“道”所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

生万物”( 《老子》第一章) ，“道生之，德蓄之，物形

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 《老子》第

五十一章) 。老子把“道生万物”看做一个逐渐展开

的过程。这一过程被具体化为从少到多、从简单到

复杂、从具体到抽象的过程。“道”是宇宙本源、万

物始基，具有一种独特的超越性，它先于任何东西而

存在且没有时空的限制，作为万物之宗的“道”是永

恒存在的，它是万物生成、发展的依据。其次，作为

本体之“道”是万物存在的根据，它并不是离开万物

而独自存在的，而是内在于万物并作为万物之所以

“是”的原因和根据而存在于各具体事物之中。“天

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

物得一以生。”( 《老子》第三十九章) 詹剑峰把道与

万物的关系归纳为“道物不二”:“所谓道物不二，即

道不离物，物不离道，故道之于物，犹水之于波。盖

老子认为宇宙乃运动不息的水流，流水在下，众波在

上，每一波纹皆流水的表现，而流水亦不在众波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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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1］“道”是万物存在的依据，而万物又是体现

“道”的载体。“道”在万物生死相继中“绵绵若存，

用之不勤”( 《老子》第六章) 。“道”具有无穷尽的

生命力，宇宙万物不断地生长而又复归于“道”，继

而又开始新的生成、变化、衰亡，整个宇宙最终表现

为无尽的生成过程。

二、从老子道论的几个重要命题来
看“道”的过程性

老子提出了一系列具有辩证思维的重要命题，

如“反者道之动”( 《老子》第四十章) ，“吾不知其

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

曰反”( 《老子》第二十五章) ，“夫物芸芸，各复归其

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复命曰常”( 《老子》第十

六章) 。在老子的命题里，万物的生成变化从“道”
始就意味着“道”是一个不断运动的过程，并且这个

过程不是单向的直线式的运动，而是表现为循环往

复、永不停息的过程。就“反者道之动”来讲，“反”
突出的是道体周而复始且循环往复的外在运动形

式，是万物运动变化的原因和动力，“道之动”被归

纳为一种返本复初的回复运动。天地万物从“道”
体那里得到形质，并同时被赋予运动变化之本性。
这种关系在老子那里被看做是一个不断流动变化的

过程和循环结构。老子敏锐地看到，事物及其矛盾

总是相反相成、对立统一的，“道”体本身就包含着

阴阳二极。结合《老子》第十六章和第二十五章的

论述，我们对有关“道”体的过程性思想会有更为清

楚的认识。
老子把“道”的运动过程性概括描述为“迎之不

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 《老子》第十四章) 、“周行

而不殆”( 《老子》第二十五章) ，而过程的终点是要

“复归于无物”( 《老子》第十四章) ，“复归于朴”、
“复归于无极”( 《老子》二十八章) 等。“尽管从表

面上看老子的这些回归目标各不相同，但其精神实

质是一样的，即‘道之动’最终将回归于一切事物所

由发生的‘根’、一切存在及其运动变化的根源，也

就是返回到事物发生的初始状态。”［2］( P177) 万物遵循

“道”而运动，运动的方向是要回归本源。一方面，

万物来源于“道”并体现“道”，万物因为体现“道”
而具有了互通的共性; 另一方面，物之“道”性并不

是“道”的全部，而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老子将这种

关系比喻为母子关系: “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

其子，复守其母。”( 《老子》第五十二章) 对于万物来

讲，向着本源的重复回归实际上是一种复命的过程，

也是它们的最终归宿。
老子的道论蕴含着丰富的辩证思维。中国哲学

所讲的本体或本根，在老子那里就是“道”，它是天

地万物形成和变化的根本依据，归纳起来“道”具有

四大 特 性，即 超 越 性、内 在 性、普 遍 性、永 恒 性。
“道”是老子对宇宙万物进行抽象思维后的最终产

物，是对宇宙万物运行变化的共同本质和一般规律

进行思辨后的概括。作为形而上的本体，“道”在形

态方面是观念性的存在，这样的存在突破了时空的

局限，具有超越性。“道”是内在于万物之中的，不

能独立于万物而存在，这是其内在性的体现。另外，

“道”并非仅局限在部分事物或事物的一部分之中，

而是存在于天地万物及其发展过程之始末，所以必

然具有普遍意义。因为老子的“道”是“常道”或“恒

道”，更是“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的“道”，是作

为天地 万 物 之 所 以 然 的 根 本 依 据 和 永 恒 存 在 之

“道”，不会随着具体事物的消灭而消亡。正是这些

特性使得“道”在中国古代众多哲学概念中脱颖而

出，具有了形而上之本体意义。

三、从“道”的存在形式来看“道”的
过程性

“道可道，非常道; 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

之始，有，名万物之母。……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 《老子》第一章) 在这里，“道”表现为两种存在状

态:“有”和“无”。“有”相对于“无”来说，指的是具

体的宇宙万物的生成过程，它有形有状，具体而实

在;“无”是指在宇宙万物的生成过程中无以名状的

混沌状态。老子认为本体之“道”同时具备“有”和

“无”两个基本属性。“有”表明“道”的实存性，形

而上之“道”蕴涵着无限的生机; “无”表明“道”作

为本体的无限性和超越的形上性。但“有”和“无”
并不是截然对立的属性，而是因观察视角不同而呈

现出来的不同的存在形态，二者应该是相反相成的，

所谓“同出而异名”，“有无相生”。“道”实际上就

是“有”“无”相互转化的过程。“对于体道主体来

说，对‘有’和‘无’的把握与提升也是透过纷繁复杂

的事物表象而体察其总体运化规律、进而达到与道

合一境界的关键环节。”［3］

围绕“有无”观念所展开的讨论按其争论倾向

主要有两种，即“贵无论”和“崇有论”。二者共同的

特征在于将“道”的一体两面分开讨论，片面地强调

“无”或者“有”，而未能认识到可以通过把握永恒的

“无”以观察万物的内在奥妙，通过把握永恒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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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观察万物存在的形态，“无”与“有”同出于“道”
体，都是形而上的，“玄之又玄”。冯友兰先生在两

卷本《中国哲学史》中认为老子的“有”和“无”分别

是“道”的两个方面，“有”是“道”之用，“无”是“道”
之体。“道乃万物所以生之原理，与天地万物之为

事物者不同。事物可名曰有; 道非事物，只可谓为

无。然道能生天地万物，故又可称为有。故道兼有

无而言; 无言其体，有言其用。……有无同出于道，

盖即道之两方面也”［4］。老子本人认为“道”是运动

变化的，必须从运动变化中认识把握其自身的存在

形式 和“有”与“无”的 具 体 关 系。在 老 子 看 来，

“有”与“无”的统一并不是绝对静止的统一，而是在

“虚而不屈，动而愈出”、“周行而不殆”的否定性运

动过程中达到统一。正所谓“有无相生”，“道”因

“有”与“无”的相互生成、相互转化而获得自身的生

命力，并且在“有”与“无”的统一中体现出自身的存

在和作用。
可以说，在老子的道论当中，“道”既是“有”，也

是“无”，“有”和“无”都是“道”的别名。“道”自身

所具有的非静止和循环运动特性决定了它不会停留

在形而上的领域，而必须作用于现实的具体事物，并

且在不断的运动当中显现本体。在老子那里，“有”
与“无”是“道”的一体两面，用来回答和解释关于世

界的存在问题，他们在老子道论学说当中是处在平

等的位置上，或者说“有”与“无”是以对立统一的方

式内在于“道”的运动变化之中。

四、老子道论的文化影响

老子无疑是中国哲学史上最重要的哲学家之

一，作为对中国文化影响深远的道家学派的创始人，

他建构了完善的思想体系，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观念，

对其他学派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其道论旨在给我们

勾勒人与万物、人与自然、人与世界一源同体共存共

生的状态，开创了中国古代本体论思想的先河，对中

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确立与发展有重要影响。
首先，老子的过程性道论思想为中国传统知识

分子开启了“内圣外王”的最高人生理想。第一，传

达“内圣外王”之道。老子说:“载营魄抱一，能无离

乎? 专气致柔，能如婴儿乎? 涤除玄鉴，能无疵乎?

爱民治国，能无为乎?”( 《老子》第十章) 此处的“爱

民治国”即是“外王”之道，真正的“圣君”应在施政

过程中推行“无为”之政，通过“无为之治”来消解统

治者的专权和滥权，给予百姓更多的活动空间，最终

达到“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

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老子》第五十七章) 的

目的。而“载营魄抱一”对应的正是“内圣”之道。
第二，勾勒“内圣外王”主题框架。“修之于身，其德

乃真; 修之于家，其德乃余; 修之于乡，其德乃长; 修

之于邦，其德乃丰; 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

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

下。”( 《老子》第五十四章) 可以说这种由修身开始

层层递进直至“修之于天下”的过程，就是由“内圣”
到“外王”的发展路径，也是儒家所提倡的“修齐治

平”的主要内容。因此，有人推测，人们原来认为

“修齐治平”源于儒家，实是一种误解。如台湾庄万

寿教授说:“一般以为是儒家之说，而视为当然。可

是在《论语》却找不到这样由修身到平天下的架构，

倒是出现于老子。”［5］

其次，老子强调过程性的道论思想给我们描绘

了“一种自我体验、自我修养所达到的心灵境界，也

是主 体 的 自 觉 追 求 和 实 践 所 达 到 的 超 越 境

界”［2］( P277) ，这种境界追求对中国人的人格塑造产生

了重要影响。荀子曾批评老子“蔽于天而不知人”
( 《荀子·解蔽》) 。这种批评实际上是坚持儒家道

德理想主义立场而忽视了老子道论中的一个重要方

面，即于过程之中提升个人内在的精神境界。老子

的道论是人的精神和生活实践所应依从的最高原

则，从整体上呈现出对改变人类生存状态和为民寻

求福祉的终极关怀。从道论出发，老子要求我们要

“玄同 于 道”，即 遵 从、师 法“道”的 本 质 特 性“无

为”，具体到个人之发展过程就是要做到恬淡寡欲、
清静质朴、纯任自然。老子在《道德经》中多次强调

抵制感官刺激和物质欲望，抵制身外之物、克制内在

欲望的重要性，指出: “名于身孰亲? 身于货孰多?

得于亡孰病?”( 《老子》第四十四章) “五色令人目

盲; 五音令人耳聋; 五味令人口爽; 驰骋畋猎，令人心

发狂; 难得之货，令人行妨。”( 《老子》第十二章) 受

此影响，魏晋时期甚至出现了“魏 晋 风 骨”现 象。
“道”的过程性的纯任自然表现在个人的具体生活

当中，就是要虚怀若谷、与人为善，“人皆取先，已独

取后”、“未尝先人而常随人”( 《庄子·天下》) 。可

见老子所崇尚的是“不争之德”。但因历史上政治

和文化等多方面的原因，老子的思想成了消极避世

的代名词。而实际上“道法自然，无为而作，道的法

则既然是客观自然的，非意识的，非目的的，因而也

就具有了非功利的品格，作而弗始，为而不恃，成功

弗居; 正因为自然无为，自我主宰，主宰一切，因而于

自然而言，毫无先验的动机，更无功利的目的，却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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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地获得成功，永恒地建树着功业”［6］。我们说

儒家学说 是 积 极 入 世 的，主 张“知 其 不 可 为 而 为

之”。但它在指导我们争先向上的同时，没能给我

们留下回旋的余地。“因而从总体上看，儒家式的

人生刚性有余而韧性不足，借用荀子的术语，儒家可

以说是‘有 见 于 伸，无 见 于 屈’，‘蔽 于 刚 而 不 知

柔’”，而“道家式的人生见解可谓匠心独具，为人生

提供了另一种有效的指导: 一方面，它使士人君子的

生命更具韧性，增强了人们自我调节以适应社会变

故的能力，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主动地后退一步，

庶几可获得天宽地广、如释重负的感觉。另一方面，

它不失为一种获胜的手段，人们通常只知从正面争

强取胜，道家则提供了从反面入手的竞争方式，往往

可获得奇效，‘守弱曰强’、‘不争而善胜’、‘后其身

而身先’、‘无为而无不为’”。［7］总之，老子强调过程

性的道论哲学千百年来对于启迪世人以超越的态度

来体察社会人生，在塑造国人的超然性格方面发挥

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在物质生活丰富、竞争压力巨

大的当下对我们反思生活、和谐身心具有积极意义。
最后，老子道论过程性的政治意义在中国历史

上和儒家思想一起成为君主政治的核心。老子认为

天道是自然无为的，人道是天道在社会政治领域的

落实，是对天道的效法，故而也应是自然无为的。
“无为而治”的政治主张要求统治者要做到少私寡

欲、以民为本。这些思想在今天对于促进民生发展

和社会稳定也很有启迪意义，如“治大国，若烹小

鲜”( 《老子》第六十章) 、“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

心”( 《老子》第四十九章) 、“天下有道，却走马以

粪。天下 无 道，戎 马 生 于 郊”( 《老 子》第 四 十 六

章) 等。
老子是中国形而上学的至圣，其强调过程性的

道论思想对于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具有启迪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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